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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9 日，长沙实验剧场上演了花鼓戏《儿大女大》，这是一部由邵阳市

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自主编排的一台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现代剧，整个剧场座无虚席，

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与掌声。这部戏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创演，至今已有 29

年了，演员们也换了三代，她与许多经典戏曲剧目一样，一直倍受观众的喜爱。

其实，该剧剧中主角是一个早年丧妻、憨厚质朴的老人贵满，他含辛茹苦地将三

个儿女养大成人，尽管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的红尘知己，却为了哺育儿女，一而再地拖

延下来。故事从小女儿考上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为筹备学费犯难的节骨眼上切入，

此时贵满老人家的二男一女，大儿已经结婚成家，孙子已到发蒙年龄；二儿子准备结婚；

小女立夏考上大学，都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为学费生活费犯愁的立夏，原本想找长兄

借钱，不仅没有借到钱，反而因为自己所需要花费以及二哥谷雨准备结婚需要一大笔钱，

而引起大儿媳的强烈不满，由此引发了大儿媳唆使丈夫找父亲要补当年结婚钱少的所

谓“差价款”，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观众眼前上演……

花鼓戏来自民间乡村，以浓厚的乡土气息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花鼓戏《儿大

女大》则选取了当下民众的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话题，运用湖南花鼓诙谐的歌舞娱乐

的特点，对“啃老”现象进行了漫画似的讽刺与鞭挞。这部戏虽然题材普通，故事简单，

但是其教育意义却深远。对于舞台戏剧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故事情节有多么复杂曲折，

而是思想的精深，敏锐的情致耐人回味无穷。该剧的魅人之处，就在于其生活细节的

真实而又生动有趣的情致。

戏剧写人生，写的就是人，任何一部成功的戏剧都离不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儿

大女大》舞台演员仅有七人，故事情节简单，线条发展脉络清晰，但所呈现的人物每

小题材  大文章

■ 常瑞芳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摘	 要〕花鼓戏《儿大女大》选取了当下民众的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话题，

运用湖南花鼓诙谐的歌舞娱乐的特点，对“啃老”现象进行了漫画似的讽刺与鞭挞。

这部戏虽然题材普通，故事简单，但是其教育意义却深远。

〔关键词〕花鼓戏  啃老  舞台呈现 

——花鼓戏《儿大女大》主题分析



XINRUIZHENGMING 新锐争鸣

19

个人都有着符号似的鲜明性格。黑格尔说 ：“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因为

它把前面我们作为性格整体中的各个因素来研究的那些方面都统一在一起。”①。剧中

父亲贵满是一个勤劳善良而性格又有几分懦弱的老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父亲

的典型特质，父爱如山，作为父亲对儿女满满的无私的爱，即使有着千斤担，也是一

肩担，尽自己全部的所能去给自己的儿女尽可能好的生活。大儿子清明是一个怕老婆

的男人，什么事都听从老婆的，在剧中担纲着小丑搞笑的戏份，但编剧并没有让他完

全脸谱化，他毕竟是在父亲关爱下长大的男儿，在对父亲的索要时，他有犹豫有不忍，

也有对老婆高压下的反抗，演员在表演时很好地把握了分寸，使这个人物看来血肉丰满，

又真实可信。大儿媳红桃则是一个泼剌、自私、贪婪、愚昧，且有几分狡猾的农村妇女，

是一个被鞭策的反面角色，她的自私与贪婪表现得理气自壮，甚至到了厚颜无耻的地

步 ；她似乎也懂得伦理世故，在许多事情上她不亲自出马，而是躲在人后唱白脸。她

不仅在丈夫面前耀武扬威，巧立名目，多次唆使地丈夫去找老父亲要钱财，得理不饶人，

无理也要闹翻天，不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死相逼，赢得最后的胜利。

谷雨是贵满的二儿子，他是个懵懂的年轻人，有着时尚的消费观念和相互攀比的心

理，却不懂得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是个典型的啃老族的代表。他的女朋友绿柳却是

个小鸟依人，追求爱情的女子，她虽然想要体面的婚礼，但她多少懂得些许体谅，心

底并不刻薄。立夏是这个家庭的小女儿，聪明伶俐，知书达理，知晓父亲对儿女们的爱，

也明白父亲的付出与操劳，她支持父亲寻找人生伴侣，读书在外，勤工俭学，甚至还

寄钱回家帮助父亲，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和秀是贵满的女朋友，俩人互相倾慕许久，

因为顾忌到孩子们的反对，俩人一直没有公开恋情，和秀对贵满的爱是源于困难时，

贵满的无私相助，这段感情是贵满苦难人生的慰藉。

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

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②。《儿大女大》剧中“讨发蒙钱”“索差价钱”“捉

奸”“诈死”几个重要的戏剧情景设置，将这部戏的故事发展层层递进、一步一步推向

高潮，将人物个性随着剧情的演绎、精雕细刻地展现在舞台上，在寓教于乐中彰显主

旨思想。

可以说，第一步“讨发蒙钱”展示，不仅是表现了红桃的贪婪和清明小男人的品性，

而且也刻画了父亲贵满对儿子的泛情与纵容。中国是一个注重血脉亲情的国度，一年

三节，家庭的红白喜事，亲人的生辰、升迁、就读等非常注重亲情间的往来礼数，孙

子已到了上学年龄，作为爷爷给一份礼钱，也是符合情理的，似乎红桃的唆使虽然让

人别扭却也未逾礼。但是，事情发生的时机不对，一个家庭有重大开支，一分钱掰成

四分钱仍然不够，还需要借款的情况下，“讨发蒙钱”的时机就显得不合情理了。此时，

清明在媳妇的指使下，向父亲索要孙子小学上学的发蒙钱，父亲贵满他还不知道二儿

子谈的女朋友已经怀有身孕要结婚了，正走在向父亲伸手要结婚彩礼钱的路上。那么，

大儿子清明是不是能够找老父亲要到钱呢？观众心里有些打鼓。可是，当父亲贵满毫

不犹豫地掏出身上卖柴买盐后剩下的二百二十五元，此刻父亲坦然的掏钱举措，就让

人扼腕长叹他的泛情。显然只是他们平日生活场景的瞥见，而这一瞥足可窥见其生活

的全貌。这一情景的设置，让我们看到了父亲对儿子习惯性的忍让与毫无原则的溺爱，

也正是他的这种溺爱导致了儿媳无休止的索求，甚至是无理取闹 ；再加上清明的懦弱，

才有了日积月累后来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所谓公平口号下的索要结婚差价补偿钱的荒

唐事逻辑推理发生。

我在看到老父亲无奈地写下欠条时，酸楚的滋味漫天铺地潮拥心头 ：一个养育了自

己的幼年、童年、少年的父亲，待自己一长成人后，竟然让父母为自己写下欠款的字据，

这对人生真是莫大的讽刺，冷峻的黑色幽默！心底有对清明软弱的鄙视，对红桃的憎

恶，还有对贵满的怜悯、同情等等，甚而有些期待剧情该如此发展下去，卖血还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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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被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弯了精神去碰瓷？父亲的铤而走险唤醒了儿子儿媳们的良知，

这样未免太老套了吧。显然，该剧的编剧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

阅历与戏剧功力的人，剧中主角贵满按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身的性格推动着剧情发展，

贵满上山砍柴烧炭卖钱。在“捉奸”这场戏里，编剧运用了对比手法，他的儿子儿媳

两手空空上山，不是来看望父亲的，而是来监察父亲挣得了多少钱，自己又能够挤到

多少钱 ；女友和秀上山，提来了可解馋的饭菜，还带来了立夏的问候与汇款单。和秀

上山是关心与爱情，不料却遭遇到贵满儿子儿媳的一场荒诞捉奸戏，老人们颜面丢尽，

落得他人笑柄。

最后一场戏，“诈死”让人啼笑皆非，焦头烂额的贵满无法忍受不孝子、儿媳的人

格侮辱，在和秀的配合下上演了一出“假死戏”，最终让子女们幡然醒悟。

这一场假死戏，在剧中并没有给观众一种唐突感或匠斧之气，平日里贵满就是一

个处处为他人着想之人，言行举止在乎他人眼中的形象与看法，自己与和秀的感情是

男未婚女未嫁，原本可以光明正大的，因为儿媳们的阻拦生生被压抑为地下情，一场

被捉奸又给和秀带来了乡邻们的风言风语，加上沉重的经济窘迫的多层压力下，一个

男人的自杀行为便有了泣鬼神的悲壮。在此，剧作家没有简单的处理成一个悲剧，当

贵满寻出农药瓶冒出自杀的念头，他的内心不仅有悲凉、愧疚，还有一个人对世间美

好的留念。和秀的撞破，正是他悲剧人生中最后的一抹温情，是这世间的温暖救了他。

贵满活了下来，但是困境依然横阻在面前，于是，和秀心生一计，真死变为假死，给

儿女们幡然醒悟的教育，也给了观众们心灵的震撼。此剧最后一笔男嫁女，有情人终

成眷属，更是神来之笔，它不仅符合老百姓爱看花鼓戏皆大欢喜的结局，也似乎在告

诫子女们一味地索取只会失去更多。

《儿大女大》舞台呈现流畅，演员表演真切到位，加之切中时事，具有普世情怀，

老百姓喜欢看而得以广泛流传。但是，纵观整部戏，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在文风上似

乎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前部分诙谐，格式化，台词倾向口语化成分多一些 ；后

部分注重心理呈现，唱词也变得文绉起来，注重韵律。瑕不掩瑜，它的确是一部难得

的新时期现代戏，值得一观。

小事也能做成大文章。我读元杂剧《好风光》，不见故事情节有多复杂曲折，但觉

得其构思巧妙，意趣不尽，人物也写得脱生动，细腻真切。后来查阅资料时知道它是

由一则逸闻轶事，写成的剧本，曾经佩服不已。啃老这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尤其在现

今中国社会转型之际，啃老族有其特殊生长的土壤。中国有句俗语 ：出门靠朋友，在

家靠父母。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话似乎说明了我们历来就有啃老的传统，在不少人

心中，靠父母是天经地义之事，伸手向父母索要钱财，取父母之所有，索父母这所能，

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也正是这样的传统让父母们在子女遭到一点困难，便是倾囊

相助。在社会上我们更是经常看到有些人的一场婚宴花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脸上都

是互相攀比听到的溢美之词，内心没有违和与愧疚之感，这种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邵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自主编排的花鼓戏《儿大女大》1988 年创作演出以来，演

出足迹已遍及省内外 200 多个城市，演出 3000 余场，2006 年获得湖南省艺术节最高奖“田

汉大奖”及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这出戏常演常新，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责任编辑 ：蒋晗玉）

注释：

①《美学》第300页。

②《美学》第1卷，第275页。


